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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身体性自我意识是神经科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科学家们一方面通过可操作性实验探索视觉、

触觉和本体感觉等对身体性自我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建立神经-心理模型从整体上说明身体性自我意识

的机制。我认为这些研究存在两点问题：（1）以身体性自我意识错觉研究取代身体性自我意识研究；（2）
把两项测量指标误当作研究对象的两种成分。结合这两点问题，我给出初步的修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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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dily self-consciousness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neuroscience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 
scientists explore the effects of vision, touch and proprioception on bodily self-consciousness through operational 
experiment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establish the neuropsychological model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bodily 
self-consciousness as a whole. In my opinion, two problems may be found in these studies: (1) the study of bodily 
self-consciousness is substituted with the study of bodily self-consciousness illusion; and (2) two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re mistaken as the two components of the research object. To solve these two problems, I give some 
preliminary advice on revision of th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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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是指以自我为焦点的意识，它

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笛卡尔的“我思故我

在”宣告了自我意识在知识奠基方面的基础性

作用；康德认为自我意识能够统合我们的经验；

现象学家主张最小形式的自我意识是意识经验

的恒常结构特征；心理学家认为自我意识可以

帮助人类反思自己的行为，从而借助群体规范

评价自身；精神病学家又提出异常的自我意识

是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的核心特征。[1]-[4] 可以

看出，自我意识具有丰富的内涵，既是哲学又

是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

一、身体性自我意识

针对内涵如此丰富的自我意识，选择一个

具体的面向，会更容易切入研究，而身体性自

我意识（bodily self-consciousness）正是这样

一个易于攻取的研究领域，它在身体经验的层

次述说自我意识，关注自我与身体的关系。之

所以更容易切入研究，原因有三条：（1）身体

性自我意识相较自我意识更为具体，学者们可

以以身体为锚定点，有的放矢地研究；（2）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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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上有丰富的涉及身体性自我意识的疾病，可

供研究人员挖掘剖析和对比研究；（3）科学家

们可以在实验室人为干预被试的身体状态，影

响身体性自我意识，进而可控地探索相应的生

理 - 心理机制。

身 体 性 自 我 意 识 关 注 自 我 与 身 体 的 关

系， 福 德 莉 奇· 德· 维 盖 蒙（Frédérique de 
Vignemont）在形而上学、伦理法律、心理学

和知识论四个维度上梳理过自我与身体的关

系，列举了一系列相应的问题，比如：我就是

一具身体，还是说我拥有一具身体？身体可以

被拥有吗，如果可以，谁应该拥有，是主体还

是国家？对身体的拥有是一种认知判断，还是

现象体验？身体性自我归属可以免于错误识别

（immune to error through misientification）吗？
[5] 由此可知，对身体和自我关系的探讨，对身

体性自我意识的挖掘，无论是对哲学，还是法

律 、心理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神 经 科 学 家 奥 拉 夫· 布 兰 科（Olaf 
Blanke）是身体性自我意识研究领域的翘楚，

本文主要分析与反思他在这方面的研究，试图

与其对话，深化对身体性自我意识的理解。文

章第一部分描述布兰科等学者对身体性自我

意识内涵的理解。第二部分聚焦可操作性实

验，指出身体性自我意识实验研究的基本模

式：构 建 相 冲 突 的 感 知 觉 输 入， 诱 发 身 体 性

自我意识错觉，通过测量身体拥有感（bodily 
ownership）来评估错觉，借助自我定位（self-
location）来确认错觉，以此研究身体性自我意

识与其它感知觉模块间的依赖关系。第三部分

关注模型解释，讨论布兰科构建的用来解释身

体性自我意识的经典模型，说明经典模型的预

设：身体拥有感和自我定位是身体性自我意识

的两种成分。结合前两部分的讨论，文章第四

部分讨论了布兰科的研究可能存在的两点问

题：（1）研究对象从始至终都是身体性自我意

识错觉，而不是身体性自我意识本身；（2）身

体拥有感和自我定位原本是测量身体性自我意

识错觉的两项指标，在后续研究中却逐步混淆

成身体性自我意识的两种成分。文章最后给出

建议，尝试修正第四部分指出的两点问题。

什 么 是 身 体 性 自 我 意 识 呢？ 在 主 流 讨

论 中， 与 身 体 性 自 我 意 识 并 举 的 是 身 体 意

识（bodily awareness），这两者具有细微的措

辞差别，身体意识似乎缺乏了“自我”的概

念。然而约瑟·路易斯·贝穆德斯（José Luis 
Bermúdez）认为身体意识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基

本形式，主体正是通过身体意识直接通达身体

性自我（bodily self）。[6] 贝穆德斯还提出，身

体意识也就是身体性自我意识，是指主体将自

身当作具身主体（embodiment agent）的体验。[7]

布兰科则引入了如下的定义来界定身体性自我

意识：“身体性自我意识是对身体相关信息的非

概念和前反思加工及表征”。[8] 综合以上，身

体 性 自 我 意 识（Bodily Self-Consciousness， 以

下简写为 BSC）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以下四条命

题：（1）BSC 是 自 我 意 识 的 一 种；（2）BSC 的

现象特征是主体将自身当作具身主体的体验；

（3）BSC 是对身体相关信息的加工及表征；（4）

BSC 是前反思性的，不包含概念性内容。

二、 通过可操作性实验探索
身体性自我意识

可操作性实验是通过控制变量的方法，探

索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布兰科等学者通过

可操作性实验探索了视觉、触觉等对 BSC 的影

响。在这一部分，我一方面展现可操作性实验

是如何逐步深化我们对 BSC 理解的，另一方面

提炼 BSC 实验研究的模式。

1. 橡胶手错觉实验

关于身体性自我意识的科学研究，里程

碑 意 义 的 起 点 是 1998 年 马 修· 波 特 韦 尼 克

（Matthew Botwinick）和乔纳森·科恩（Jonathan 
Cohen）发表的橡胶手错觉实验。研究表明视

觉、触觉和本体感觉的交互作用可以改变我们

关于手的自我意识。实验分成两段，在第一段

中，如图 1 所示，① [9] 实验员将被试的左手放置

①图 1 仅作参考，图中所示的左右手操作与波特韦尼克和科恩发表的橡胶手错觉实验中的左右手操作是相反的，特此说明。

对身体性自我意识神经科学研究的分析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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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被试视野之外，用一块挡板挡住被试视线，

将一只模拟被试左手的橡胶手放置于被试视野

正前方。准备工作完成后，实验员同步地使

用两把刷子分别刺激橡胶手和被试左手。十分

钟后，实验员问卷测量被试的感受，问卷结果

表明，被试产生了橡胶手错觉，认为橡胶手是

自己的手。随后，实验员展开第二段实验，来

确认第一段的结果。在第一段基础上，被试左

手位于桌面上，产生了橡胶手错觉，被试右手

位于桌面下，具有正常的感知觉。此时，实验

员要求被试闭上双眼，使用右手食指去指认左

手食指所在的位置。结果显示，体验到橡胶手

错觉的被试倾向于将左手食指定位于偏向橡胶

手的位置，且偏离的幅度与体验错觉的时长成

正比。第二段实验从行为学上确证了橡胶手错

觉。根据这两项结果，作者主张：触觉、本体

感觉和视觉的交互作用是我们将手归属给自己

的充分条件，而身体性自我识别（bodily self-
identification）或许正奠基于此。[10]

和心理学的技术手段，逐步揭示 BSC 相关的脑

区，构建相应的神经 - 认知模型。

2. 全身错觉实验

2007 年， 布兰科在橡胶手错觉实验的基础

上，改良实验设计，将橡胶手错觉由局部的手

拓展到全身，让被试体验到与自己身体的分离。

被试认为自己并非位于实际身体所在的位置，

而是位于实际身体所在位置的前方。实验详情

如图 2 所示，被试头戴虚拟现实眼镜，眼镜连

接着被试身后的实时录像机，录像机距离被试

身体 2m 远，记录着被试背部影像，影像再通

过虚拟现实眼镜传递到被试视野。实验开始时，

实验员敲击被试背部一分钟，敲击影像同步传

递到虚拟现实眼镜，再传递到被试视野。稍后，

实验员问卷测量被试的感受，问卷直接改编自

橡胶手错觉实验，问卷结果表明被试产生了全

身错觉，被试感觉虚拟身体是自己的身体。随

后，实验员蒙住被试双眼，将被试挪走，让被

试自己重新回到之前身体所在的位置，被试倾

向于将自身定位于偏向虚拟身体的位置，这从

行为学上确证了全身错觉的产生。[8]

图1  橡胶手错觉实验   

继橡胶手错觉实验之后，关于 BSC 的研究

持续发力，在广度、深度上不断拓展和推进。

从广度上看，研究从探索局部手的错觉拓展到

全身的错觉，从探索视觉对 BSC 的影响，拓展

到探索心跳节律，甚至冲突性感觉运动对 BSC
的影响。从深度上看，研究不断开发神经科学

图2  全身错觉实验

这项实验印证了橡胶手错觉实验的结果，

橡胶手错觉由局部的手拓展到了全部身体。可

以看出，这项实验继承了橡胶手错觉实验的研

究模式。在橡胶手错觉实验中，因为视觉、触

觉和本体感觉的冲突，被试产生错觉认为橡胶

手是自己的手；而在布兰科的实验中，同样因

为视觉、触觉和本体感觉的冲突，被试产生错

觉认为虚拟身体是自己身体。在橡胶手错觉实

验中，被试将自己手的位置定位偏向于橡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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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了有关身体拥有感的问卷结果；而在布兰

科的实验中，被试也将自己身体的位置定位偏

向于虚拟身体，确认了相应的结果。

3. 心跳节律影响身体性自我意识

2013 年，布兰科再次更改实验设计，探索

心跳节律对 BSC 的影响。如图 3 所示，在实验

中，被试头戴虚拟现实眼镜立于 a 处，背部正

对着位于 b 处的录像机，录像机实时记录着背

部影像，影像传递到虚拟现实眼镜形成虚拟身

体影像，虚拟身体影像在视觉效果上距离被试

200m。与此同时，实验员采集被试的心电图，

分析心电图 R 波波峰的频率，并依照这个频

率，将被试的闪烁轮廓同频叠加到虚拟身体影

像上。一段时间后，实验员问卷测量被试的感

受，问卷改编自全身错觉实验。被试肯定了问

卷中的第三条：“我感觉虚拟身体仿佛是我的身

体”。再后，实验员蒙上被试双眼，将被试挪走，

让被试自己重新回到之前身体所在的位置，被

试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于偏向虚拟身体影像的位

置。[11]

布兰科的这项实验又一次拓展了身体性自

我意识研究，表明 BSC 错觉的发生不必依赖

触觉，视觉、视觉化的心跳节律和本体感觉的

交互作用就足以诱发。分析这项实验的研究方

法，不难看出，它还是沿用了橡胶手错觉实验

的研究模式。输入相冲突的视觉、视觉化的心

跳节律和本体感觉信息，被试产生错觉，错把

虚拟现实眼镜中呈现的虚拟身体当成了自己的

身体；然后，实验员通过心理问卷测量被试的

身体拥有感，以此来评估错觉，并采用身体位

置指认的方式，从行为学上确认错觉的产生。

4. 冲突性的感觉运动输入影响身体性自我

意识

2014 年，布兰科又一次升级实验设计，使

得原本必须依赖视觉才得以产生的全身错觉，

可以独立于视觉，只依赖手臂和躯干之间冲突

性的感觉运动输入（sensorimotor conflicts）就

能产生。在实验中，布兰科设计了一款包含主

动装置和从动装置的控制从动装置系统，它可

以在被试身上构建相冲突的感觉运动输入。如

图 4 所示，被试在蒙住双眼的情况下自由地操

纵主动装置，从动装置同步地依照被试操作主

动装置的方式触摸被试后背。这样，通过手臂

的主动运动，被试似乎是运动的发起者；通过

后背的感知觉，被试似乎又是运动的承受者。

然而被试不可能通过手臂去如此这般地自己触

摸自己的后背，被试的手臂和躯干之间存在着

冲突性的感觉运动输入。虽然是从动装置在触

摸被试的后背，经问卷测量，被试却感觉是自

己在触摸后背，被试还感觉到自己位于实际身

体位置的前方。[12]

图3  心跳节律影响身体性自我意识

图4  冲突性的感觉运动信号诱导全身错觉的产生

这项实验使身体性自我意识研究又向前

迈进了一步，BSC 错觉的产生可以不再依赖视

觉，而只需要冲突性的感觉运动输入。很明显，

这项实验依然沿袭了橡胶手错觉实验的研究模

式。

综合上述四项实验可以看出，从橡胶手错

觉实验到冲突性感觉运动实验，纵然研究领域

对身体性自我意识神经科学研究的分析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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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拓展，技术水准也不断提升，但研究模式

却保持稳定。研究人员均借助 BSC 错觉研究

来 剖 析 BSC，BSC 错 觉 代 替 BSC 本 身 成 为 了

研究的核心。科学家都通过构建冲突性感知觉

输入来诱发错觉，探求 BSC 错觉与以视觉为代

表 的 外 感 觉 信 号 ①（exteroceptive signals） 和

以心跳感为代表的内感受信号②（interoceptive 
signals）之间的依赖关系。科学家也都采用问

卷测量身体拥有感来评估错觉，借助自我定位

的行为学数据来确认问卷结果，以这两项指标

来量化分析 BSC 错觉与其它感知觉模块间的依

赖关系，进而揭示 BSC 与其它感知觉模块间的

依赖关系。

三、建立神经-认知模型解释
身体性自我意识

科 学 家 们 不 仅 通 过 可 操 作 性 实 验 研 究

BSC，挖掘它与视觉、触觉、心跳节律和感觉

运动等感知觉模块的关系，还建立相应的神经 -

认知模型，为 BSC 提供系统的说明。

2008 年，马修·隆戈（Matthew R. Longo）

等学者收集了橡胶手错觉实验中被试的心理报

告，使用心理测量学手段，研究了橡胶手具身

性（embodiment of rubber hand） 的 结 构。 橡

胶手具身性是 BSC 的具体实例，经主成分分析，

研究人员发现，它主要包含三种成分：身体拥

有感、自我定位和能动感（agency）。[13]2013 年，

安德里亚·塞里诺（Andrea Serino）等学者发

文主张：BSC 主要包含两种成分：身体拥有感

和自我定位，身体拥有感是指拥有一个身体的

体验，而自我定位则是指作为一个身体在环境

中具有给定位置的体验，这两者是相互分离的

独立成分。[14]

2019 年，布兰科结合实验心理学、认知

神经科学、神经病理学、动物学和心灵哲学

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提出一套用来解释 BSC

的 x-BSC 系统，布兰科认为 BSC 包含两种成

分：自 我 识 别（self-identification） 和 自 我 定

位，这里的自我识别是指主体体验到的对自己

身体的拥有感，与身体拥有感同义。x-BSC 系

统一方面综合了学界长期存在的两套对立系

统：e-BSC 系统和 i-BSC 系统，另一方面又完

整地解释了身体性自我意识的两种成分。在两

套 对 立 系 统 中，e-BSC 系 统 主 张 身 体 性 自 我

意识主要是通过整合外感受信号而构建的，因

此应该基于外感受信号和相应的脑区来解释身

体性自我意识，e-BSC 系统所牵涉的脑区主要

有 PMC-IPS-TPJ。③而 i-BSC 系统则主张身体

性自我意识主要是通过整合内感受信号而构建

的，理应基于内感受信号和相应的脑区来解释

身体性自我意识，i-BSC 系统所牵涉的脑区主

要有 PCC-INS。④布兰科认为这两套系统都不

足以解释身体性自我意识，它们都存在一定程

度的解释困难。一方面，先前研究表明内感受

和外感受信号都能影响 BSC 错觉的产生，视觉

和心跳感都能影响 BSC，这两套系统均顾此失

彼，无法完全覆盖解释；另一方面，身体性自

我意识具有两种成分：自我识别和自我定位，

自 我 识 别 牵 涉 的 脑 区 主 要 为 PMC-IPS-INS，

而自我定位牵涉的脑区主要为 TPJ-PCC-IPS，

这两种成分都既牵涉内感受信号的脑区又牵涉

外感受信号的脑区，无论是 e-BSC 系统还是

i-BSC 系统都无法整全地解释。于是，布兰科

整合这两套系统提出了 x-BSC 系统，新的系统

可以成功避免以上两个困难。如图 5 所示，新

的 系 统 包 含 两 套 亚 网 络：PMC-IPS-INS 网 络

和 TPJ-PCC-IPS 网络，前者主要加工自我识别

的信号，而后者主要加工自我定位的信号，两

者在 IPS 脑区发生交叠。这两套亚网络既能解

释外感受信号又能解释内感受信号对 BSC 的影

响，既能刻画 BSC 的自我识别成分又能刻画自

我定位的成分，可以整全地提供 BSC 的解释框

架。[15]

①主要来自外感受器的信号，包括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
②主要来自内脏器官的感觉信号，包括胃肠、心脏和肺等的感觉信号。
③ PMC 指前运动皮层，IPS 指顶内沟，TPJ 指颞顶连接处。
④ PCC指后部扣带皮层，INS指脑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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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布兰科等学者一方面将 BSC 解

构为两种成分：身体拥有感和自我定位。另一

方面基于这两种成分，结合影响身体性自我意

识的内外感受信号，比如视觉、触觉和内脏感

觉等，关联相应脑区，比如 PCC、IPS 和 INS 等，

重新建构出一套神经 - 认知模型，系统地刻画

身体性自我意识的实现过程。

地解释身体性自我意识。贯穿 BSC 研究始末的

一直是“错觉”研究，从探索橡胶手错觉到深

挖 全 身 错 觉，BSC 错 觉 取 代 BSC 本 身 成 为 了

研究的焦点。视觉、触觉、心跳节律和感觉运

动等影响的是 BSC 错觉的产生，身体拥有感和

自我定位是针对 BSC 错觉评估而构建的测量指

标，BSC 的成分是根据错觉研究提炼的，神经 -

认知模型也是基于 BSC 错觉研究而构建的。可

是，BSC 错觉并不等于 BSC，相应地，BSC 错

觉研究也不应该反客为主取代对 BSC 本身的研

究。

布兰科可能有两点反驳。第一，对 BSC 错

觉的研究正是对 BSC 的研究，BSC 错觉是一种

特殊形式的 BSC，我们正是通过研究这种“特

殊”，从而揭示作为“普通”的 BSC。正如在

生理学研究中，我们不可能去研究每一个人，

我们只需要去研究一小拨人的生理机制，就可

以合法地将其中的研究成果推广到每一个人这

种论调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推敲，生理学

研究的例子并不能简单地类比于身体性自我意

识研究，普通与特殊的二分也不能粗暴地应用

于身体性自我意识及其错觉研究之上。

一小拨人的生理学研究之所以能推广到普

遍人群，是因为这一小拨人和普遍人群具有同

质性，这一小拨人是普遍人群的抽样样本。但

是，BSC 错觉与 BSC 却不具有如此这般的同质

性，BSC 错觉和 BSC 在发生机制方面存有差异，

BSC 发端于正常肢体的感知觉作用，而 BSC 错

觉，比如橡胶手错觉，却不可能发端于橡胶手

的感知觉作用，因此，从关系属性的角度看，

BSC 错觉和 BSC 具有根本性差异，我们不能用

BSC 错觉研究取代对 BSC 本身的研究。类比来

说，视觉、视错觉和视幻觉在现象性体验上往

往很难区分，但它们在发生机制层面却存有差

异。视觉源自与之相匹配的外界刺激，房间里

有一只灰鼠，因此我看见了一只灰鼠；视错觉

源自不相匹配的外界刺激，房间里有一只灰鼠，

我却看成了一只刺猬；而视幻觉则没有相应的

外界刺激，房间里空无一物，我却看见一只灰

鼠向我跑来。正如视觉、视错觉和视幻觉具有

不同的发生机制，我们不能通过研究视错觉和

图5  布兰科提出的身体拥有感的神经-认知模型

四、对身体性自我意识神经
科学研究的质疑

前文综述了布兰科关于 BSC 的神经科学研

究，他一方面通过可操作性实验探索 BSC 与其

它感知觉模块间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构造神

经 - 认知模型，为 BSC 提供整全的解释框架。

布兰科是 BSC 研究领域的翘楚，他的研究是我

们理解 BSC 绕不开的指南。然而，结合前两

部分的分析，我认为布兰科的研究存在两点问

题：（1）研究对象从始至终都是身体性自我意

识错觉，而不是身体性自我意识本身。方便起

见，我将这个问题简称为“研究对象混淆”。（2）

身体拥有感和自我定位原本是测量身体性自我

意识错觉的两项指标，在后续研究中却逐步混

淆成身体性自我意识的两种成分，这被简称为

“成分 - 指标混淆”。

1. 研究对象混淆

BSC 研究起于橡胶手错觉的发现，随后

也是通过构造冲突性的感知觉输入诱发 BSC 错

觉，研究错觉与其它感知觉模块间的依赖关系，

再根据错觉研究建立起神经 - 认知模型，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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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幻觉揭示视觉的机制；BSC 错觉和 BSC 也具

有不同的发生机制，我们也不能把它们混为一

谈。

第二，研究 BSC 错觉是研究 BSC 的权宜

之计，因为在日常情况下身体性自我意识是隐

而不显的，我们很难指出它具体是什么现象，

更难说清楚它具有哪些特征，也无从提炼它的

主要成分，更遑论去说明它的底层神经机制。

通过构建 BSC 错觉来研究 BSC，就可以让一个

无从下手的问题变得有的放矢，如果一味地批

判这种研究，就会打击身体性自我意识的研究，

让它永远处于未知的领域。即使有这一实用考

虑，仍然需要澄清 BSC 错觉不等于 BSC 本身，

BSC错觉研究也不足以完全覆盖对BSC的解释，

BSC 研究还需要补充些什么，或者说另辟一些

视角，更充分地提供解释，让我们更清楚扎实

地理解何谓身体性自我意识。

2. 成分 - 指标混淆

回顾身体性自我意识神经科学研究的历

程，我们可以勾勒出 BSC 两种成分的概念发展

轨迹。身体拥有感在橡胶手错觉实验中最初作

为问卷指标引入，用来评估橡胶手错觉，自我

定位也是作为行为指标而引入的，目的是从行

为学上确认问卷结果，使橡胶手错觉的测量评

估更具有可靠性。布兰科的全身错觉实验继承

了橡胶手错觉实验的研究模式，也采用身体拥

有感和自我定位作为指标，测量评估全身错觉，

正如布兰科在文章中所指出的：“通过虚拟现实

技术和冲突性的多感觉输入，我们诱发了一种

错觉，这个错觉使我们通过操纵全身的归属和

定位来使量化研究自我成为可能。”[8] 可以看

出，布兰科在这里是将身体拥有感和自我定位

理解为测量指标。然而，在后续研究中，随着

实验内容的创新、技术手段的更迭，这两项测

量指标的形式越来越复杂多样，作用也越来越

扑朔迷离。隆戈等学者分析橡胶手错觉的心理

问卷，认为这两项测量指标是 BSC 的主要成分；

布兰科也在另一篇综述文章中分析全身错觉实

验时提出：“全身错觉实验表明身体性自我意识

的两个关键方面（aspects）：自我定位和自我识

别依赖于视觉和触觉信号的整合，这种整合可

以在没有任何神经精神损伤的被试身上可预期

地操纵。”[16] 布兰科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将身体

拥有感和自我定位这两项测量指标当成身体性

自我意识的两种成分。随后，布兰科还挖掘了

这两种成分的神经基础，并基于此构建神经 -

认知模型，说明身体性自我意识。我们可以看

出，布兰科逐渐将测量指标和主要成分混淆起

来，忽略了身体拥有感和自我定位作为测量指

标的工具性作用，转而探索起这二者的神经 -

认知机制，以之为研究 BSC 的关键。然而，我

们需要注意，测量指标与主要成分是不同的，

它们不能简单地并为一谈。正如我的桌子上有

一杯糖水，通过测量甜度，发现它的甜度是 1.0，

又通过测量蔗糖浓度，发现它的浓度是 30%，

但这并不表示这杯糖水的主要成分是甜度和蔗

糖浓度，甜度和蔗糖浓度只是两项测量指标，

也许这杯糖水的主要成分是水和葡萄糖，也许

是蜂蜜和果糖。因此，我认为布兰科把原本作

为测量指标的身体拥有感和自我定位当作 BSC
主要成分的做法是需要反思和再推敲的。当然，

在此也并非完全否定这两项指标是 BSC 主要成

分的可能性，我只是指出隐匿地将这两项指标

迁移理解为 BSC 的主要成分是不合理的，研究

者们需要对这两种成分作出正本清源的反思，

以及科学理性的说明。

对于以上质疑，可能有两点反驳，第一，

隆戈等学者已经通过心理测量学手段分析了橡

胶手错觉的心理问卷，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

提炼出身体性自我意识的主要成分，这已经夯

实了这两种成分的合法性地位。我认为这样的

反驳是无效的，因为统计分析的测量问卷来自

橡胶手错觉研究，而在这些研究中，身体拥有

感和自我定位正是作为测量指标而引入的，统

计分析可以揭示身体拥有感和自我定位对于标

指 BSC 错觉的有效性，但不足以表明身体拥有

感和自我定位就是 BSC 的两种成分。

第二，心灵与物质的特征是不一样的，我

刚才的反驳仅只适用于如糖水一般的物理对

象，不能将此迁移到心理对象上。我认为这样

的反驳是无力的，我的反驳聚焦于方法论的谬

误，对象的具体范畴对反驳的效力不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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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愤怒这种心理现象，我可以通过强度的

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来测量描述，但如果我

就此认为愤怒的主要成分是强度和持续时间，

那就会张冠李戴、谬以千里。

五、对身体性自我意识神经
科学研究的建议

在上一部分，我分析了 BSC 神经科学研究

存在的两点问题：研究对象混淆和成分 - 指标

混淆。针对这两点，我尝试给出修正建议。

首先，明确身体性自我意识所指涉的心理

现象，BSC 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现象特征，我们

需要给出具体的说明，唯有如此这般，后续的

研究才能有的放矢。如果无法给出有明确边界

的说明，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 BSC 只是一张

“空头支票”，它可能只是虚构出来用以统合其

它心理现象的简便用法而已，可以使用奥卡姆

剃刀将这个概念从科学语境中剔除，而只研究

被它所统合的心理现象即可。正如一般认为的，

情绪包括喜怒忧思恐，“情绪”一词是对喜怒

忧思恐的统合，除了这些具体的条目之外，并

不存在一个被称为“情绪”的单独的心理实体。

在科学研究中，只须关注这些具体的情绪，构

建具体有针对性的神经 - 认知模型去说明它们，

无需再去特意研究作为“空头支票”的“情绪”。

如果身体性自我意识具有明确的现象特征，具

有独立性地位，后续研究应该致力于设计实验

直接研究身体性自我意识，而非借助身体性自

我意识错觉从侧面包抄研究。认为身体性自我

意识和身体性自我意识错觉在现象感受上无从

区分，将它们混为一谈，这种思路忽略了身体

性自我意识和自我意识错觉在发生机制方面的

差异，容易将研究引入歧途。 
另外，科学界需要对 BSC 的两种成分正本

清源，也就是结合学科背景对身体拥有感和自

我定位进行一次清算，反思它们是不是真正参

与了 BSC 的构建，还是说只是测量 BSC 的两

项指标，其实与身体性自我意识本身无关。心

灵哲学家贝穆德斯认为 BSC 实际上是一种空

间意识，这种空间意识提供身体的空间延展信

息， 是 我 们 理 解 BSC 的 关 键，[6] 贝 穆 德 斯 与

布兰科的观点不同，或许可用来启发不同的进

路切入 BSC 研究。与身体性自我意识紧密联系

的概念是自我意识的最小单位（minimal self-
awareness），布兰科认为自我意识的最小单位具

有三个维度：自我识别、自我定位和第一人称

视角，[17] 肖恩·加拉格尔（Shaun Gallagher）
则主张自我意识的最小单位是拥有感和能动

感，拥有感指我们意识到是我们的身体在运动，

而能动感指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行动的发起者，
[18] 与加拉格尔相比，布兰科忽视了能动感的作

用。身体性自我意识的成分究竟是身体拥有感

和自我定位，还是空间意识，或者拥有感和能

动感，抑或其它，还需要审慎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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